
2021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陈卓 秦珍子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5冰点周刊
5-8 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困意随时会袭来，可能在吃饭时、上厕所时，甚

至是跑步时。有人在梦境中把货车开进河沟，有人在

车间突然睡着，被车床切掉手指。

能 够 调 节 睡 眠 和 觉 醒 周 期 的 下 丘 脑 分 泌 素

缺 乏 ，是 发 生 在 身 体 内 的 第 一 个 变 化 ，接 着 ，就

像 多 米 诺 骨 牌 的 倒 下 ，他 们 的 生 活 开 始 变 得 不 受

控 制 —— 白 天 会 出 现 无 法 遏 制 的 睡 眠 ，晚 上 被 接

连不断的噩梦惊醒。

他们患上的疾病，被称为发作性睡病。目前人类

已知的睡眠障碍疾病有 90 多种，发作性睡病是其中

之一。和常人不同，他们只花几分钟甚至几秒就能入

睡，入睡后也并非先出现非梦境睡眠、再出现梦境睡

眠，而是从清醒直接跳进梦里。有人形容，白天“秒

睡”时像“感官自动关机”，有人形容自己无意识的状

态“像僵尸”。有时梦境就是上一秒真实环境的延伸，

噩梦异常真实，是摸得着的恐怖。

把他们猛然淹没的困意，平均每三四个小时就

会出现一次。到了晚上，噩梦和尖叫、冷汗、泪水一起

到来，有时浑身无法动弹，“身体和心脏都像被湿毛

巾裹住”。有些学生会在考试前的晚上吃安眠药，白

天吃兴奋剂。

目前尚无关于发作性睡病权威的全球统计数

据，据美国一个发作性睡病公益组织推算，全球约有

300 万人被这一无法根治、病因不明的睡眠障碍困

扰 。按 照 0.02%的 人 群 发 病 率 计 算 ，我 国 约 有 70 万

患者，但目前只有不到 5000 人确诊，患者多出现日

间 嗜 睡、睡 眠 瘫 痪、睡 眠 幻 觉、猝 倒 发 作 这 四 种 典

型症状。

由于睡眠质量差，患者往往需要把更多时间花

在睡觉上。一位高三的患者说，同学每晚都学到凌晨

一两点，而她只能晚上 11 点准时在焦虑中爬上床。

午饭结束，一位推销员在同事都对着电脑冲业绩时，

不得不趴在桌上睡午觉，否则下午会在老板眼前不

受控地垂下脑袋。

他们有时会被贴上“懒惰”“不思进取”的标签。

鲜有人知道，是“爱睡觉”这种病让他们失去了努力

的机会。一位患者这样总结：“得了富贵病，没有富贵

命。”有人把自己比作动画片里想学学不好、做事老

出丑、被朋友欺负、被母亲责骂的大雄，“我就是大

雄，但是我没有哆啦 A 梦，也没有静香。”

崩 塌

困意袭来时，和身体本能斗争的痛苦常人难以

理解。发作性睡病患者的主观体验和睡眠剥夺相似，

一位父亲为了理解患病的儿子，曾经三天三夜不睡

觉。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他回忆，那时自

己 的 意 识“ 只 能 控 制 身 体 的 20%”，走 路 无 法 走 直

线，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半边脸都被抽肿了还是

迷糊的”。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发布的《中国发作性

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中提到，发作性睡病高发年龄

段为 8-12 岁，它会让上一秒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的

孩子，下一秒就鼾声大作。困意常在注意力高度集中

时袭来，梦境比合眼到得还要早。

一位患者回忆自己上学时的无奈：一睁眼，黑板

上的字全换了。为了保持清醒，他们在上课时“哪儿疼

掐哪儿”，有人拿圆规把自己“扎成筛子”，有人用小夹

子夹自己，醒来发现小拇指头都夹黑了。全都没用。

睡眠周期崩塌后，生活的不便接踵而至。出行是

最容易发生尴尬的时候，乘公交地铁时，他们不敢坐

下，害怕精神一放松，一不留神就会睡着坐过站。有

男患者不小心倒在别人身上，直接被大嘴巴子呼醒；

有人因为突然睡着手机一次次掉落，钢化膜摔碎了

都懒得换新的。

睡眠与觉醒转换功能障碍诱发的猝倒也会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他们会在大笑、愤怒等情绪下出现

局部骨骼肌无力，轻者面肌松弛，重者瘫倒在地。一

位女患者在患病前爱美，爱开玩笑，“到哪儿都是中

心”。现在她不敢走进人群，不再开心地大笑。有位母

亲不敢抱女儿，怕一激动把孩子摔地上。害怕和女儿

玩捉迷藏，“一开心就腿软，会在她面前倒下。”

多数患者习惯了独来独往。幼年患者在猝倒时

会反复摸嘴唇、吐舌头、碾压手指，在学校里免不了

成为异类。到了中学阶段，由于上课下课都在睡觉，

他们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因为约会、打电话都会突然

“消失”，有人在分手时被控诉最多的是“懒散”“没有

责任心”。

一位患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曾在同事

追问下说出犯困的原因，结果得到“看动物园里动物

一样的眼神”。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用颈椎病、失眠、

大脑供血不足中的任意一个遮掩过去。

从初中出现症状到现在，28 岁的郑坤学会了闭

嘴。领导总对他说，“像你这么大，我要打好几份工，

根本没时间睡觉。态度不好就滚蛋。”刚毕业那会儿，

他会直接说“老子不干了”。“现在不会了，工作不好

找啊。”他只会低着头对老板说，“对对，我注意。”

注意也没用。患者白天必须定时小睡以维持清

醒，但有次在外面跑业务，郑坤咬咬牙没午休。下午

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没了意识，耳边响起近在咫

尺的刹车声，一抬头发现对面是红灯，自己站在马路

中央。

他不会告诉朋友自己的病，因为这些年来，听他

讲过的朋友眼里多是怀疑，嘴里多是羡慕。比起他，

因为焦虑失眠的朋友能收获更多的同情。“别低头，

皇冠会掉，别倾诉，朋友会笑。”他略带无奈地引用网

上的段子。

患者们先迷失在比常人多几倍的梦里，再迷失

在周围人的负面评价里，有人形容这个过程“像在无

垠的雪地不停地往下陷落”。在知乎上，一个有关发

作性睡病的问答下，最高赞留言写道：“这个病考验

的是心理素质。”

弯 路

如果无法确诊，患者将一直困在自我怀疑和自

我责备中。22 岁的周伟刚刚完成函授本科。他初中

时发病，成绩从班里前十跌到倒数第十，没考上高

中，上了中专。他在去年才确诊，“要是早知道这是

病，早点吃上药，我可能现在就在大学校园里了。”

《中国发作性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中的统计数

据显示，发作性睡病发病到确诊要 2-10 年。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芳见过太多被误诊的患

者。除睡眠专科医生之外，其他科室的医生缺乏相关

专业培训，难以在早期确诊这一罕见疾病。

很多人之前做过脑电波检查、血液检查、腿部肌

肉测试、人格测试等“从头到脚”的检查，但被判断为

一切正常。由于猝倒时产生局部肌无力，有人入睡前

总出现恐怖幻觉，癫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也常见

于部分患者早期的诊断中。

一位 52 岁的患者被当成抑郁症治了 6 年，吃了

10 多种药，去年一次体检，查出肝功能 5 项不合格，

医生说是药物中毒。但因为剂量吃得大，已经形成药

物依赖，“不吃就走不动路”，她只能加上护肝的药一

起吃。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发作性睡病的新闻，才

决定去睡眠科做个检查。做完多导睡眠监测和多次

小睡潜伏期试验，她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

地方医院对发作性睡病诊断率较低，大部分患

者都是通过查找资料“自我诊断”。一位高中生发现

自己上课下课都会困，喝风油精也没用，上网一查，

心里隐约觉得是发作性睡病。但县里医院说是抑郁症、

市里医院说是癫痫，家人请的道士说她是被“附体”，一

口“神水”喷在她脸上。她恳求家人带她到上海的大医

院，“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在那里，她的判断被证实

是对的。

有些人压抑了更久。一位母亲曾带着 20 多岁的儿

子来找韩芳，儿子已经被当作精神分裂症治疗了 5 年。

儿子心底一直不承认，但母亲不相信他的话。问诊时听

见母亲说自己是精神分裂，堆积的愤怒突然爆发，抡着

拳头就往母亲脑袋上砸。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楼 5 层特需门诊前，家属

们翻动着各种检测报告单和缴费单，腋下文件夹里厚

厚一沓诊断结果记录着为孩子奔走的足迹。韩芳安抚

过很多因为担心孩子学习焦头烂额的家属，“过分希望

除根，渴望所谓特效药，容易被网上各种虚假信息欺

骗。”有家长在 10 年里碰见不下 10 个骗子，“只要说能

治好，我就去试。”

即便过了确诊这一关，治疗是患者面前的另一座

大山。发作性睡病会终身伴随，现有药物只能缓解最影

响患 者 生 活 的 嗜 睡 和 猝 倒 症 状 ，想 维 持 正 常 生 活 需

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属于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

一次只能开 7 天的量，每次开药都要找有处方权的医

生挂号。

一位新疆的单亲妈妈因为四处投医“欠了一屁股

债”，跑遍新疆的医院无果，来到北京才确诊。每次开药

都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北京，她要靠做房产中介还债，

挣孩子的学费和医药费。她大部分时间都要工作，只能

托人帮忙挂号带药，一次 300元，相当于一盒药的价钱。

韩芳认为，“无药可用”也是诊疗难以规范化的原

因。中国大陆尚未正式批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发作性

睡病，十几年来只有那几种促觉醒类药物和抗抑郁类

药物能用于治疗，有些医院难下诊断、谨慎开药，也是

因为超适应症用药存在较大风险。

中国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詹淑琴从 2005 年开始接触发作性睡病患

者，她认为，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大部分患者能够

恢复正常生活的七八成。除了药物干预，她建议患者经常

运动，白天固定时间主动小睡，建立良好的作息规律。

她认为对病人的诊断和干预也要走出医院。患者

回归社会面临的心理问题，是广大社会工作者需要关

注的 。有位 31 岁的患者找不到工作，不爱出门，买彩

票、打游戏透支了家里银行卡。55 岁的母亲不敢想以

后，“我死都不瞑目啊”。

家庭是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的第一站。有患者因

为父亲觉得自己意志力不够，和父亲见面就动手，3 年

没在一起生活过。有家属一看见孩子睡就大力把她拍

醒，对别人说，“我每次看她睡觉，都想狠狠揍她。”在这

些家属眼里，孩子的异常都可以总结为“不听话”，不能

和别人提，提了“伤自尊”。詹淑琴有时感觉自己不是在

治疗一个病，“是在治疗一个家庭”。

34 岁的王明出来打工后，没再主动给父亲打过电

话，一打电话就吵。有次他在家里坐着睡着了，父亲问

“你怎么不忍着？”王明指出以前父亲阑尾炎，打了麻药

还喊疼，“你当时怎么不忍着？”父亲一脸理直气壮说，

“我那是病，你这算什么？”

3 年前，王明加入一个 708 人的 QQ 病友群，后来

退出了，因为看不惯群里“预期太高”的家长。“他们不

停地折腾，什么针灸、拜佛，各种稀奇古怪的都要试一

试”，身为患者的他光是看着，身上压力陡然增大，“他

们就没从心底接受这是病，是治不好的病。”

被躺平

对患者的误解从家庭向外蔓延。网名“天空”的患

者家属是一个 QQ 病友群的群主，13 年来接触过 1200
个病患及家属，其中有很多因为老打瞌睡被学校退学的

孩子，“人家就说你孩子不适合我们学校，你能咋办？”

周伟上初中时，老师经常给他家长打电话说他“学

习态度不好”，一次班主任找家长谈话后，他休学了半

年，没能继续学业。年轻时他还有些不服，去年确诊后，

他觉得自己“变丧了”。检查结果显示，他下丘脑分泌素

的量是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吃药也不可能较好地恢复。

“只能躺平。”初中后他就开始封闭自己，“也是一

种恶性循环。你犯困，同学家长不理你，你内心软弱、不

想和人接触，越来越宅，只能睡觉。到后来这个病变成

自我放弃的借口了。”

他刚丢掉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之前为了不让

老板发现，他只能在推着车进仓库的途中眯一会儿，或

者靠在仓库里的架子上，装作找东西。“让我睡 5 分钟

就好”，但这 5 分钟毁了他的饭碗。

美国 2018 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每 4 个发作性

睡病患者中就有 1 个曾因嗜睡问题被解雇或降职，68%
的患者表示周围人并不认为他们患有疾病。

王明发病以来换了十几次工作。他曾在东莞的假

发生产线上拿着烫板加工假发，后来因为总是睡着，手

上被烫了好几个疤。离开东莞那天，他在出租车上又垂

下脑袋，被司机叫醒时大脑还是懵的，手机、钱包、病例

全落在车上就匆匆下了车。现在王明只能在家乡的小

厂干，老板好说话，不会骂他懒，但工厂效益不好，去年

10 月到现在的工资还没发。

在病友群里，他发现很多病友是因病辍学去打工，

却被不断辞退，其中包括外卖小哥、流水线工人、货车

司机等体力劳动工作者。有人因为在工作中睡着摔断

胳膊、切掉手指，只能换个地方继续干。有的病情严重

的群友要靠捡破烂、啃老养活自己。

王明形容大家是“哑巴吃黄连”，老板撵人，一句

“完不成任务量”就能堵住他们的嘴。“等我有钱了，我

要拍一部《我不是睡神》。”他在 QQ 群里说。

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觉主家”负责人暴敏冬是一

名患者，也是一位母亲。虽然女儿有时会不满妈妈老睡

觉，不能陪她玩，但女儿总会在妈妈睡觉时给她盖上被

子。女儿知道妈妈生病了，很累，“她眼里没有什么该是

病，什么不该是病。”

她做过保险顾问，见客户前，她要提前到约定地点

趴着睡会儿，走后，她还要趴着补觉，“不然咖啡厅都走

不出”。很多患者都会在重要活动前睡上一个小时，“但

在我做这些规划时，它已经在影响我的生活了。如果我

是一个正常人，我不用为怕睡着而提前做准备。”

“我们就业面非常非常窄”，病友群里大家的共识

是不要从事高危险性、高集中度、高精确性的工作。群

主天空的儿子喜欢舰艇，但他知道儿子不能当兵。他给

儿子规划的大学专业是设计类和艺术类，“弹钢琴就挺

好，至少睡着了还有肌肉记忆。”

群里一位辽宁农村的家长每天打三份工，为了赚

钱给高一的孩子报一对一补课班，“不管多脏多累，给

钱多就行。”她看着群里成年患者不停地换工作，不希

望孩子未来和他们一样，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想让他

考上大学。”

上课跟不上进度，孩子哭，她也跟着哭。晚上孩子

写作业，她看着孩子在演算本上写出答案，往卷子上抄

的瞬间笔掉了。孩子又睡着了。她又哭了。

天空把 QQ 群起名叫“湛蓝的天空”，因为一次给

孩子煎中药，看着蓝色火焰，他想撑起一片蓝天，让儿

子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但想起儿子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被这个病偷走，他在心里问自己，儿子何时能自由？

真正的自由出现在真正被理解时。暴敏冬每次去

各地组织公益论坛，都会开线下的病友见面会。他们在

一起分享睡觉的痛苦，谈论自己做了什么稀奇的梦，即

使有人哈欠连天、脸上的肌肉耷拉下来，也不会有人侧

目。有人还提议会后找个地方，集体趴着睡一会儿。她

觉得这种陪伴普通人也能做到，“只需要在他睡着的时

候，陪着他，保护他，信任他。”

（文中郑坤、王明、周伟为化名）

被迫“躺平”的人生

□ 杨 海

很多人都会因暴雨产生浪漫想象。两天前的北
京，整座城市都在屏息等待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坚
固密闭的楼房就像庇护所，人们站在高层建筑的
窗前，俯视在风中狂乱摇摆的树木，仿佛雨越大
越能涤荡一切，人们也越能找到难得的安全感，
以及平静。

但在更广袤的农村，夏季陡然增多的雨水，使
河流、池塘水位上涨，带来的不是浪漫，而是危险
和深入骨髓的伤痛。

这几乎是一条定律，每年暑期，少年儿童意外
溺亡的新闻都会准时出现。今年也不例外，7 月还
未过半，已经有至少 12 个少年在戏水时遭遇不
幸，年轻的生命猝然结束。

7 月 3 日，山东枣庄，两名初中生在水塘溺
亡；7月7日，山西永济，6名学生在黄河游泳时失
联，现在已找到 5 具遗体；7 月 10 日，湖南湘潭，
5 名青少年野游时遇难，最大的 19 岁，最小的 15
岁⋯⋯

相信还有类似的悲剧未能进入公众视野，它们
可能在任何一个无人看管的田边水塘里发生。

一项 2017 年发表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的
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有约2.4万个孩子（0-14岁）

溺 水 死 亡 ， 占 0- 14 岁 儿 童 伤 害 总 死 亡 人 数
32.49%。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溺水已经成为
我国儿童的第一大意外致死原因。

在另一项数据里，我国儿童意外溺亡的发生地
中，农村占83%，城市占17%，相差接近4倍。

在很多人熟悉的乡村记忆中，水边通常是大人
给孩子设置的“禁区”。悲剧发生后，除了得到哀
悼与怜惜，那些溺亡儿童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听话的

“熊孩子”。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暑期漫长，乡村
又缺少其他儿童文化娱乐设施，到水边释放旺盛的
精力，是一项古老又流行的“传统”。

退一步说，孩子最大的任务就是快乐，安全和
健康是家长的责任。

在众多因儿童意外溺亡赔偿引发的司法判决
中，父母因为监护缺失，一般都要承担全责，或者
主要责任。从法理上讲，责任的承担以存在过错为
原则，这样的判罚有充分的正当性。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负有监护义务，尤其在暑假，学校不再对学生进
行日常管理，父母就需要承担几乎所有的监护责任。

法律是刚性的，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受到冰冷。它
给权责划定了清晰的界线，从而保护每一方的合法
权益，但有时也会因此无法顾及更复杂的现实背景。

在农村，年轻的父母往往要外出务工，他们清
楚孩子在家中的风险，也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孩子能
在身边。但同样是为了孩子，他们想创造一种更长

久、更美好的生活，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没有全天候监
护子女的客观条件。祖辈留守家中，因为上了年纪，精
力有限，又要忙于农活，看管孩子难免百密一疏。

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无论是从
公共利益出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都理应承担部分
缺位的“监护”义务。

诚然，基层政务繁重，但少年儿童意外溺亡，绝
不仅仅是个别家庭的悲剧。溺亡事件发生后，不要责
怪孩子，也不必过分苛责父母，更不要对这种频发的
悲剧感到麻木。虽然溺水多发于暑假，学生回归家
庭，但暑假不能为溺水背锅，地方管理者也不能就此
置身事外。

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做的是及时解决当务之急，
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让留守儿童在暑期处在一种安
全机制的保护中，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一堂安全教育
课或一份防溺水倡议书。

广西曾发起过一项针对溺亡儿童的研究，133 名
儿童里，有82人溺死在离家或学校500米以内，占全
部溺死儿童的 61.66%。发生溺死的水体中有 97.74%无
护栏或无加盖，有 98.50% 无警戒牌或警戒标志。大多
数儿童溺死发生在出事地，占 81.95%。多数溺死儿童
发生溺水后未被及时发现或未经过抢救。

从调查结果来看，各地政府和家庭，以及社会各
方 还 有 太 多 事 情 要 做 。 通 常 的 做 法 是 被 动 式 地

“堵”：在重点公开水域设警示牌、护栏，暑期安排

专人巡逻。这些措施投入高，但见效也会很快。孩
童戏水作为乡村生活图景的经典一幕，也可能因此
逐渐消失。

事实上，还有主动式的“疏”。国际上，据说最
有效减少儿童意外溺亡事件的方法是教会儿童游泳。
但中国民间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孟加拉国是世
界上儿童意外溺亡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他们的一项研
究证伪了这种说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另一种“疏”是，除了让农村儿童假期里在没有
监管的水域游泳，增加更多可以消耗他们精力和时间
的选择。城市孩子假期可以待在图书馆、科技馆、少
年宫、游乐场和有着严格安全管理体系的游泳馆，农
村孩子也应有类似的机会。

这些并非纸上谈兵，几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村
庄，已经为了本村孩子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大步。这
个叫作莲桥村的村落在浙江富阳，只有 800 人，并不
富裕。他们投资 150 万元修建一个游泳池，并且每年
拿出全村收入的七分之一进行管理维护。在村庄的每
一处可能出现溺水危险的水域边，都放置一根长竹
竿，以便及时施救。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保障孩子的健康安全，是
每个家庭最迫切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也是衡量地方管
理水平的重要尺度。期待每一个在外拼搏的年轻父母
都能免于失去孩子的恐惧，每一个农村儿童，都能自
由地戏水，而不必担心意外发生。

让孩子享受水的乐趣，免于被它所伤

□ 杨 杰

都是狗闹的。7 月 2 日，安徽蚌埠的两位
女士在小区楼下狭路相逢，一家的狗扑向了
另一家的娃，两位女士当场开撕。后又叫来警
察，遛狗大姐开始飙金句，遂大火。

“敢弄我的狗，我就给你孩子刺死”“没我
狗值钱”“不就是要钱吗，老子干了几个徽州
宴，几千万我都赔得起”⋯⋯

这位姐比北京“正黄旗大妈”、上海“美国
人阿姨”还豪横。5 日，警方通报遛狗大姐因
殴打和语言威胁他人被行政拘留 7 日，小孩
妈妈也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 3 日。到此为
止，一个狂妄之人在情绪激动时说了胡话，得
到了惩罚，想必她以后遛狗当谨记拴绳，也当
好自反省。

狗消停了，网红却来了。全国各地主播奔
赴她提到的徽州宴，占领街道，攻陷空地，在
直播间公屏打上“活捉老板娘”，扛起匡扶正
义的大旗。

住在徽州宴附近的居民傻眼了，有人说
6 日晚上聚集人数达到千人，第二天早晨，当
地下起大雨，主播们举着伞，伸长脖子，人挨
着人，将镜头对准关了门的饭店。交警不得不
出来维持秩序，有当地居民嫌影响城市形象，
开车举着喇叭轰人。

主播岂是能轻易打发走的。前两年，“流
浪大师”沈巍在上海走红，主播们 360 度全方
位贴身跟蹭，有要拜他为师的，也有要做大师
夫人的，有穿着奇装异服在人群里尬舞的，也
有在废纸板上向大师“示爱”的。当地公安把
沈巍暂住的店铺用警戒线围了起来，还多加
了一圈塑料布和三合板拼成的围栏，一米多
高，但还是阻止不了主播冲过去与“流浪大师”
拥抱。

对于主播们这种逢热必蹭、谁红蹭谁的
行为，广大网友常有谴责和不齿之声，说他们
是苍蝇，是秃鹰食腐。但这次徽州宴事件，主
播们却有了一拨儿支持者。有人说：“以前我
挺烦直播网红的，但是这次我挺这些直播网
红，甭管是不是他们为了蹭热度引流带货赚
钱才这样做，但怎么着也让遛狗女和她背后
的人不得安宁，仅凭这点就够了！”甚至有人
说，主播们的聚集是“非暴力不合作”，是民意
的体现，要让老板娘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
海，要用“围观改变中国”。

呵呵。苍蝇身手敏捷，嗅觉灵敏，被它盯
上的腐肉只有被蚕食的分儿，它才不管你这
腐烂是怎么来的，该如何刮骨疗毒。蹭热点就
蹭，可别又当又立。

很难说主播的聚集真正改变了什么，也
许改变了周边共享充电宝的营收状况？不过
很快，也许不出一个月，此地就无人问津，主
播们要赶赴下一个热点啦。

主播一窝蜂来，又一窝蜂走，带来的麻烦
比好处多。

山东省临沂市马蹄河村村民程运付，因
赶集出摊卖拉面“3元1碗15年不涨价”，被网
民称为“拉面哥”。数百名博主围着他拍照直
播，唱歌跳舞，甚至上演卖身葬父、征婚求偶的
戏码，从破晓到子夜，好不欢腾。

“拉面哥”压力大到流泪，躲在院子里，还
是被爬到院墙上的人直播着叹息。“撵也撵不
得，骂也骂不得，毕竟人家都远道而来。”

之前电视剧《都挺好》热播，苦了苏州一
处老宅。因为苏大强的老家在这里取景，每天
有上千游客打卡拍照，还有人半夜一点猛敲
老人家的大门喊，“苏大强在家吗？”

为了“恰饭”，癫狂癔症，还美其名曰宣传
正能量，长期的直播确实能练就一副好脸
皮。这次主播对于徽州宴的“讨伐”与以往没
什么不同，并非抱着什么高尚的目的，无他，
唯流量尔。

一位拍“拉面哥”火了的主播对媒体坦
言，借“拉面哥”，她的粉丝从 7.7 万猛涨到近
90 万。“粉丝涨上去后，方便后期直播带货不
说，与商家谈广告的底气也更足了。”

随便在互联网一搜，都能收到一份教你
蹭热点的教程。“××怎么上热门的方法 90%
的老手都知道的，也是最便捷的，就是蹭热
点”“蹭热点的传播速度比较快，具有较强的
爆发性，如果应用热点巧妙，就会有大量用户
的关注转移到自身来，达到增粉的目的”“能
不能把我们的产品或我们推广的东西，直接
植入到热度事件里面，从而制作一些内容”。

“恰饭”不丢人，但是无底线、毁三观的挣
钱方式就不美好了。在众多主播蹭热点的现
场，编排的故事和谣言齐飞，随便一个路人都
能跟事件主人公扯上联系，现场排戏，还说这
是在表达民意？

围观现场，只有起哄、“点点关注”“礼物
刷一波”和此起彼伏的快门声，还说自己代表
正义？

这些庞大的主播群体编造低劣的谎言、
重复抄来的哲理，消解了人们宝贵的注意力，
拉低民智，此乃第一大恶。

更有甚者，成为坏榜样，带偏年轻人。5
年前就有某浏览器的大数据报告显示，95 后
最向往的新型职业是主播。他们给年轻人以
成名的假象。主播可以做，但人人当主播，只
会有个唾沫星子里的未来。

百年前，鲁迅最烦看客，他在小说《药》里
说：“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好多鸭，被无形的手捏
住了的，向上提着。”如今，主播们伸长手，踮
起脚，成了手机的延伸，那个捏住他们的无形
的手如今也有了名字，叫作流量。

与流量交易灵魂就莫许正义之名。很多
时候，不打扰，才是你的温柔。

不打扰
就是你的温柔

事件观

我 看

在拉货三轮上入睡的农民工。（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